




激进报主编生命垂危，经追查是歹徒所为。

第二天早晨，迈克米多醒来就有点头晕，或许是昨天喝多了

酒，他手臂上的会标处也痛起来，所以他想呆在家里休息一天。

后来，他随便翻了翻当天的报纸，《激进报》上登载着：

迈克米多有罪恶感，因为他就是歹徒中的一个。他为两手沾

满鲜血的弟兄们感到悲哀，他们仅为一时之快造成了多少悲

剧。因此，他为自己上前阻拦还好受些。

报上还有一段评论，说警方已在调查中。有的歹徒已被查

明，大家都希望对他判刑。其原因是主编写了几篇抨击歹徒的文

章，因此遭此横祸。文中还列举了该会的各种罪行。

此事如果不能合理解决，以司泰科为首的人们不会放过这

些歹徒。既然事已到此，只能继续闹下去。

迈克米多作为当事人之一，深感内疚，他已是群众的罪人，

如果现在还来得及，他宁愿退出吸血派，但现在已经晚了。正在

他良心难安时，房东太太送来一封信，信上说有要事商量，但由

于其他原因，不能前来。让他尽量快点去梅里山见面，不见不

散。

迈克米多觉得这封信神神秘秘，也没有署名，他不知这信出

自谁之手，也不知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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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好奇，他想去弄个明白。由于经常行走在江湖上，没有

什么会使他害怕，他非常相信：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稍稍

做了准备，就向山上走去。

梅里山和他的住处相隔甚远，他慢慢地走着，心里在想这人

的目的是什么，但越想越不明白。

在冬季，梅里山只是光秃秃一片，甚是荒凉，有零星几个工

厂和矿区分散在山上，远远看起来很模糊，只有走到近处才能看

清。由于气候寒冷，山上到处都是积雪，凄凉之感油然而生，使人

很不舒服。

也许是因为迈克米多参与了暴力行动，他心中有罪恶之感，

使他惶惶不安，睡觉不香，吃饭无味，看来，他确实不能做坏事。

因为此地人烟稀少，所以他从很远的地方就发现约定的地

方站着一个人，一顶大帽子遮住了他的面部，使人无法辨认，等

他走到跟前，才发现是麦立司。

哎，他真是小题大作，有什么大事非得搞的这么神神秘秘，

有话在哪儿不能说，何必跑到这荒山野岭，他觉得这人有点畏首

畏尾。也许是昨天晚上被迈金弟吓的，如果让首领知道了，又要

说他搞独立。实际上，这也不能保证没人监视他们。

迈克米多对于麦立司的处境十分同情，可他又帮不了什么

忙，因此他很内疚，认为自己懦弱无能。

既然麦立司邀请他商量事情，可见他非常信任他，不怕他泄

露秘密。开始时麦立司担心迈克米多不会来，现在才知道自己多

心了。直觉对他说：迈克米多为人正直，与那些歹徒完全不同。因

此，迈克米多的到来使他很高兴，他非常喜欢他。

“你为什么如此神秘？连署名都没有，如果我害怕，不敢来，

不是白等了吗？”

“我不得不谨慎行事，说不定哪天就没命了。”

“你不信任我们的兄弟？”



麦立司坦率地说：“有的值得信任，有些不能相信。”

很明显，本会有为数很少的人爱搬弄是非，在头目面前出卖

朋友表现自己，他们很卑鄙可耻，暗中监视别人，偷听别人说话，

然后告诉头目。因此，只要谁说了或做了什么，稍有不慎就会被

头目知道，而说话的人还不知道自己已被头目记了一过。

麦立司告诉他以后不要在这方面吃亏，因为他以前这样的

亏吃了不少。他的经验是小心行事，今天这事说不定明天就让头

目知道了。

迈克米多仍不知对方有什么事要商量，或许是要求两人做

违背本会的事。他疑惑地问：“你知道我要忠于本会，我是发过誓

的，你是否建议我逃离此地？”

麦立司听后很扫兴，开始他认为他俩会很默契，没想到却相

背而行，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他。因为他并未透露半点风声，只能

怪自己对他有太高的期望，结果只能是失望。

迈克米多对此有些迷惑不解，他不知对方究竟有何目的，只

好说：“你是个老会员，资历又深，而我是个新会员，需要有人指

导，不知您有什么话告诫本人，本人悉听遵便。”

麦立司有些不信任迈克米多了。一直小心从事，聪明过人的

迈克米多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保证我虽然忠于本会，但也不会出卖

兄弟，我已把你视为我的知己了，否则我也不来了。我十分同情

你的处境，所以你也没必要顾虑什么，不妨有话直说。”

麦立司说：“我并不是需要你来同情或者帮助我，现在我把

性命押在你手里了，我只是觉得一个新会员不会十分毒辣，就约

你出来谈谈。”

“那就开始吧。”

“背叛我的一定会遭到报应，上天是公平的。”

“我发誓我绝对不背叛你。”



“那好，你在芝加哥，是否想到加入本会就得去犯罪？”

“没有，这里的分会与我们那里的不一样。”

“加入这里的分会，你就会越陷越深，昨天晚上，司泰科危在

旦夕，你不愧疚吗

“昨天我没有动手，我还阻止了他们的暴力。”

“年轻人，这样说来你很善良，这里确实少见。”

于是，麦立司开始抱怨，他后悔加入本会，到现在仍觉得罪

不可赦，他恨自己沾满了血的手，但他毫无办法。开始时，他认为

本会很神秘，加入本会就有了稳定的工作，生活就有了保障。他

是在费城入会的，后迫于生计，全家搬到了此地，开了一家绸布

店，生意很兴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里的人知道了他是自由人会成员。

就逼迫他加入本会。从此，他胳膊上就永远有了罪恶的会标。后

来他发现自己加入了一个罪恶的组织，并且身不由己，他尽力不

干坏事，可一有不同意见，首领和会员们便对他冷眼相看，认为

他故意背叛本会。他想逃走，可那根本不可能，本会不会放过任

何一个人背叛它的人，他只好苟且活着，越想越伤心，如果不说

出来，就会非常难受。迈克米多耐心地听着，有时也和他一起感

叹，表示非常同情他。

实际上，麦立司的遭遇也是迈克米多以后的遭遇，贝尔比斯

分会每位会员也是这样，生活在行凶作乐之中。这样的生活实在

平庸至极，没有一点乐趣。

迈克米多劝说麦立司不要自责，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可内心

里也在深深自责，两人好像相识已久。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本身就具有挑战性，尤其是麦立司与

迈克米多。一方面，他们不愿出卖良心，另一方面，又必须与他们

一样，在关键时刻你如果想退出，后果将十分悲惨。再说，家里的

人都靠自己养活呢！在这个地方，你越善良越要经受痛苦的煎



”

熬，恨不能自己一分二。

“其实，我也有过和你们昨天一样的经历。当时，我守在门

口，他们出来时两手血淋淋的，我们以为干得很好，正要离开，一

个大约五六岁的小孩撕心裂肺的哭喊让我心都碎了。他父亲的

惨死他全看在眼里，给他心灵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这是一个致

命的打击，当时我十分可怜那个小孩，可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

否则，我与我的妻儿难逃他们残忍的迫害。”

迈克米多听后十分同情他，便安慰他：“事情已经过去了，不

要再后悔了，后悔只能折磨自己。”

最后，麦立司又列举了本会这么多年以来所干的勾当，只要

本会存在着，当地的百姓就会生活在恐惧之中，又痛恨吸血派，

又不敢反抗。他们只有忍受生活的煎熬。

迈克米多坦率地告诉对方：“如果有机会，你还是逃离此地

吧。因为你不适合在这里久留，否则，你必将崩溃。我十分感谢你

对我的信任，相信我们都不会告密，是吧？”

对方点头答是。

“就到这里吧，感谢你的忠告，请相信我，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们回家吧

麦立司想问题一向周到，最后他又说：“我们的这番谈话，有

可能有人在监视，如果有人向你打听谈话内容，你就对他们说我

想让你到我店里帮忙。”

迈克米多说：“我说没有答应你，这就是我们谈话的全部。”

事情有时令人感到意外，当天下午迈克米多正在屋里睡觉，

迈金弟直接闯入，他与迈克米多相互看着，好像迈克米多做了不

该做的事。

迈金弟直截了当地说：“我没事不会来的，你一定明白我来

的目的，就直说了吧。”

迈克米多被搞糊涂了，他不知该说什么，只好与首领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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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金弟说：“早晨你与麦立司在梅里山谈论什么？诚实点，我

如果发现你撒谎，你的小命就难保了。”

正如麦立司所言，迈金弟的狗腿子消息果真灵通，无论会员

们做什么，都会很快地告诉迈金弟。然后就按情况严重程度给予

惩罚，狗腿子们就会得到奖励，这些奖励使他们更爱干这种事。

有时，在迈金弟心情烦躁时，就会责骂他们，但这并没有打消他

们的积极性。

由于迈克米多心里有数，迈金弟的突然问话并未使他手足

无措，他反而讥笑头目的鲁莽。设想一下，谁会那么容易掉入你

设的陷阱呢？除非那些没有经验的傻瓜。首领也太小看我们了，

迈克米多决定给迈金弟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他不一般。

于是，他平静地说：“麦立司心真好，以为我这个陌生人没有

事干，非常可怜我，为了应付生活，他介绍我去他的小店工作，这

事并不值得你如此惊奇。今天劳驾您了，给您报信的人太胆大

了，连这点小事也要告诉您，这不是取笑您吗？这些人也够讨厌

的，连个哈巴狗都不如。”

“好了，说完了没有，不要自作聪明，我还会去问麦立司的，

如果你俩说的不相同，看我怎么收拾你。”

“说话算数，如果他不是这么说的，我情愿脑袋搬家。”

迈金弟看到他这样肯定，也就不再怀疑，又问：“那你答应他

了吗？”

“我当然没有答应，我制造假币挣的钱比那份工作多多了，

也非常清闲。不过我还得感谢他，他的确是好人，现在，他那样的

好人不多了。”

“不用替麦立司说好话，我非常了解他的为人。不要轻易相

信他的话，他常常想背叛我，根本不像你们所看到的，我劝你不

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他满肚子坏主意，与别人相处，总占上风，

和他相处久了，你就会知道他很狡猾。”



看来，麦立司给首领的印象很不好，恨不能吃了他。自己如

果和麦立司一样，结局一定不会好。迈克米多即使在首领面前演

戏，也要演得逼真，不能有点破绽。迈金弟身体强壮，头脑简单，

对付他就要用瞒骗之法，否则，只能自己吃亏。在头目跟前，宁可

昧着良心说瞎话，也不能让他识破。

迈克米多又假惺惺地说：“我没有看出麦立司与别人不一样

的地方，只觉得他喜欢搞点新鲜的，不过每次都失败了，我认为

他很有个性，有时还有点不识趣。不知首领如何看他？”

“他有时故意和我作对，好像一直在找机会背叛我，最好不

要多与他接触，否则，他会慢慢地把你教坏。”

“这有可能吗？这里的每个都不敢靠近他吗？都认为他很坏

吗？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他。”

“确实是这样，我敢打赌，如果有一天本会有人叛变了，那这

人一定是麦立司，因此我要教训教训他，不然，他将更加狂妄。”

迈克米多明白了，原来迈金弟一直注意着麦立司，监视着他

的行踪。他的狗腿子好像监视器一样，随时报告麦立司的行动。

迈金弟认为迈克米多与麦立司不是一样的人，他在开始时

就很喜欢迈克米多，他相信迈克米多对他很忠心，心甘情愿为他

效劳。

迈克米多很幸运，头目毕竟没有怀疑他，反而劝说：“现在麦

立司还不太相信你，有可能要收买你，先试试你的反应，你如果

跟着他，一定会受到许多人的排挤，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迈克米多很会随机应变，他说：“麦立司不忠于首领，我看不

上他，这个人本性就自私，不喜欢接近别人，这样的人在哪里都

不会有立足之地，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早晚要倒霉。”

两人就谈了这么多，迈克米多终归不明白首领是怎么知道

他俩的约会的，可见，再神秘的活动也别想逃出迈金弟的眼睛，

他只好把这件作事当教训。



”

二人正常告别，门突然被推开，三个警察鲁莽地闯进来，迈

克米多刚要去掏手枪，就被警察制止了。他们三人手里都拿着

枪，其中一个是上次提到的麦温。

麦温对迈克米多命令道：“迈克米多，你在这里闯下大祸了，

我们不会放过你，现在跟我们去一趟警局。”

迈金弟怎么会让警察这样放肆，简直是和他过不去。便问

道：

你们没权利无凭无据就抓人，听明白了吗，麦温队长？他是

我的会员，我保证他没有闯祸，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好了，这不关

他的事，请不要麻烦他。”

麦温回答：“这是迈克米多自己的事，和你没有关系，用不着

你管闲事。”

迈金弟根本不吃他们这一套，坚决地说：“你们如果不听我

的劝告，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你们等着瞧

这三个警察不理会迈金弟，开始捆绑迈克米多，麦温队长还

说：“他这人屡教不改，我们有责任教训他一下。”

迈克米多还不明自己做了什么，居然被抓起来。后来他才知

道他参与殴打司泰科一事，可是他并没有动手，还阻止包特文动

手呢。

迈金弟保证迈克米多没有参与此事，因为当天晚上他们在

酒馆，而且一直打牌到深夜，当时在场的共有十几个人，他们可

以作证。

然而，麦温队长对此不屑一顾，就将迈克米多带走了，很明

显，他们在执行公事时并不怕迈金弟。

临走时，迈金弟对迈克米多说：“不要担心，我会请最好的律

师为你辩护，你很快就没事了。”

麦温队长告诉其他两个警察，不要轻视了迈克米多，因为他

了解这人非常难对付，关键时候不能轻易相信他。



因此看来，司泰科被殴打一事在社会上确实引起了不小的

反响。以前这样的事过去就没事了，不会再有警察追查，这次真

是不幸。

迈克米多被带到警局先是受审，然后就关进了牢房，等待第

二天继续受审。原来，与他一起作案的其他几个人早被抓起来

了，他自己劝慰自己，他相信首领一定会救他们出去。

于是，他们在牢房里过了夜，对于第二天受审一事，他们毫

不关心，只是漫无边际地闲谈，他们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高兴

地说这是失误。

因为当时夜已很深，原告的证人不能确定他们就是罪犯，法

律要的是真凭实据，在被告律师的辩护下，那些证人更不敢保证

了。因此，警方也没有办法。

最后，迈金弟十分坚定地说，这几个被告都在酒馆打牌一直

到深夜，这次事件结束两小时后他们才离开。在这里，无人能辨

别他的话是真是假。原告没有充足的证据，不能判他们几个的

罪。就这样闹了一段时间，警方就将他们无罪释放，又是道歉，又

是解释。同时还批评了麦温等三人，说他们不应擅自行动。

这次被捕仅仅受了点惊吓，也多亏吸血派人多势力大，态度

坚决，否则，一定会被判上几年。

原告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发誓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报仇。

入会以后，迈克米多英勇、聪明的品质给别人以很深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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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善于见机行事，并且思维活跃、严密。这里的会员都不具备

这些特征，尤其是他入狱后又被释放，不但不害怕，还兴高采烈，

会员们认为他很神，手段非凡，他们都盼望着出现奇迹。

人们越敬重迈克米多，他越嚣张，有时还顶撞迈金弟。迈金

弟对他也没有办法，认为他以后还有用，就对他宽大处理。这正

是迈克米多吸引人的地方，他独具一格的性格使他晋升得非常

快，这使包特文等人迷惑不解。人们不明白他使用什么手段讨好

了头目，总之，人们都嫉妒他。

最令迈克米多难过的是，老西夫特知道他加入了吸血派，与

包特文是一伙人，就禁止他与吉蒂相处。吉蒂虽然深爱着他，但

她并不想与暴徒生活在一起，当初她不喜欢包特文，就因为包特

文为非作歹，没有人性，阴险毒辣，吉蒂无法忍受自己的丈夫双

手沾满鲜血，她感到十分恐怖。

吉蒂想不通迈克米多为什么要加入吸血派，他难道命中注

定要与这里的会员有缘。她决定尽力挽救本性善良的迈克米多，

她要让他在事业与她之间选择一个。如果他肯放弃事业而选择

她，她将会心全意去爱他。

于是，吉蒂就走向迈克米多的住处，她首先要给迈克米多一

个惊喜，然后劝说他弃恶从良，警告他不能再继续干那罪恶勾

当。

吉蒂走到迈克米多门前，发现门虚掩着，就悄悄走了进去，

想吓迈克米多一跳。迈克米多正在看信，听见响动，机警地一手

把信揉成一团，一手掐住吉蒂的脖子，好像要掐死她，这一举动

可把吉蒂吓坏了，她不知他要干什么。

当迈克米多发现是吉蒂时，就松了一口气，赶忙向她道歉，

恨不得打自己两巴掌，以消吉蒂心头之气，实际两人都吓坏了。

迈克米多没想到吉蒂会突然出现，他以为是别人在捣乱呢！

很明显，迈克米多在吉蒂面前的举动是由他心虚造成的一



”

场虚惊。由于他一直深感有罪，所以活在担惊受怕之中，连在自

己的住处也怕被人谋害。吉蒂认为这是迈克米多的负罪心理在

作怪。

吉蒂惊奇地问：“亲爱的迈克米多，你一定做了坏事，否则，

你不会如此害怕，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你

就变了，是吗？”

“事情并不像你所说的，你进来时，我在沉思。”

“迈克米多，你说谎，我亲眼看见你慌张无措。如果不介意，

我能否看看那封信？”

迈克米多却不给她看，这更加深了吉蒂的怀疑。她认为那是

别的女孩写给他的情书，迈克米多又爱上别人了。不过，有这个

可能性，他也许本性就是花花公子。

“亲爱的吉蒂，我发誓我只爱你一个人，你难道还不相信我？

我是多么的爱你呀

吉蒂说：“是你不相信我，我一直真心爱着你，而你却一直欺

骗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迈克米多急忙狡辩，这信是会里的秘密文件，他发誓不让任

何人看，所以他必须遵守诺言，当吉蒂蹑手蹑脚走到他身后时，

他还以为是别人在跟踪他。

善良的吉蒂只好承认他说的是事实，便相信了他。由于好久

不见，迈克米多十分想念她，便把吉蒂抱在怀里倾诉思念之情，

他想用自己的爱驱赶她心头的阴影，他不忍心让她受一点伤

害。

吉蒂为迈克米多加入吸血派而十分不安，她不敢相信迈克

米多也会残害无辜，这能没有罪恶感吗？她更不敢相信他的双手

沾满鲜血。

吉蒂越想越害怕，因为这几天她家里的住客讨论司泰科被

歹徒殴打事件时，常提到迈克米多，她听后吓得六神无主，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因此就亲自问问他。

但是，迈克米多的举动证明了他们所说的，她只能接受这残

酷的现实。吉蒂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劝迈克米多跳出罪恶的深渊，

免得以后残害别人又毁掉自己。

很显然，迈克米多尽力装出对这一切毫不在意。可他瞒过了

吉蒂，他能瞒过自己的良心吗？看到吉蒂伤心的样子，他心里十

分难受，仿佛他们与一切罪恶无关。既然两个真心相爱，就意味

着放弃全部，意味着什么也不能将他们拆散。

但一想到吸血派，双方的感情就会降温，如果他们的生活中

不存在这个阴影，那该多么幸福。也许，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吉蒂提议，他们一起逃往纽约或者其他更远的地方，因为他

们父女二人早已对这里厌烦了，恨不能现在就飞往其他地方。

迈克米多认为吸血派不会放过每一个人，不管你逃到什么

地方，他们都能找到你。

吉蒂听后目瞪口呆，她只希望离开这罪恶之地，不管到什么

地方，她都无所谓。

实际上，麦立司也曾这样想过，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这里的

居民都怕吸血派，整天唉声叹气地生活在恐惧之中，想来实在没

有意思。

吉蒂的提议恐怕无法实现，但她仍固执地说：“丑恶的包特

文一定还会找机会报复，他现在怕你，但并不会永远怕你。有朝

一日他会找我们算账。”

迈克米多说：“我要让他永远怕我，不敢再想占有你，所以至

于这个你尽可放心。我现在实在不能逃走，如果有一丝希望，我

都会去争取，请相信我，亲爱的吉蒂。”

“总之，我是不忍心看你受折磨，也对你们的行动不放心，一

不小心，后果不堪设想，但愿上天保佑我的爱人。”

“亲爱的，给我半年时间，到时我们将从客不迫地离开这罪



恶地，去其他地方过幸福生活，请相信我，我说到做到。”

吉蒂听后非常兴奋，她恨不能现在就走，她太想离开这里

了，她已彻底厌烦了这里的生活，也总算有了一线希望。

吉蒂没有白来一趟，她十分满意，她相信自己的眼力，她怀

着美好的希望回家了，这是她这么多年来最兴奋的一次。

有一回，迈金弟派了两个得力的会员去附近办事，可住的问

题没法解决，他便让他们住在迈克米多那里，这两人看起来很厉

害，走路时很有威风，身材高，说话却非常谨慎，一定十分可靠。

果然是这样，当迈克米多问他们要杀谁时，他们没回答，他

们要保守秘密，万一走漏风声对他们办事不利。他们不会轻意说

话，否则，如此重要的事迈金弟不会派他们二人去办。

其实他们二人十分健谈，谈的都是过去事。比如谈他们如何

轻易杀了人，看来他们以此为荣。他们中年长的已做过十几次犯

罪勾当，而年少的才做三、四回。从这些看来，他们是迈金弟的得

力助手。

他们对于不该说的绝口不提。这是首领告诉他们的，千万不

能泄露风声，万一让目标知道了，一定会藏起来，或者做好准备

进行反抗。

迈克米多十分好奇，可就是无法让对方说实话。有一次，他

提议一起喝酒，而对方十分敏感，婉言谢绝了。可见，这两人确实

十分不好对付，迈克米多从他们嘴里什么也打听不到，他绞尽脑

汁，仍然没有结果，这使他非常不服气。

看来这两人非常忠于本会，不会透露一些秘密，迈克米多又

试探道：

“是附近的耐科西吗？确实应给他点教训。”

对方摇了摇头。

“那么，就是司提莱斯，首领说过要教训他。”

“不对，你是不会猜着的。”



这让迈克米多十分为难，他非常想知道真相，但事实不像他

想得那么简单，后来，他迫于无奈想了一个万全之策，与司凯勒

商量道：

“我们跟踪他们，不过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否则，首领不会

放过我们，除了这个办法，没有更好的了。”

于是，这两人就按计划行事。一天夜里，那两个人神神秘秘

地出去了。一定是去办事，迈克米多便叫醒了司凯勒，去探个究

竟。

他们来到城外，与等在那里的三个会员碰头后继续向前走，

看来是去矿区了。可能要谋害矿长。因为矿长齐恩亚办事果断精

明，有做大事的气度，从不把吸血派放在眼里，当然不会敬奉这

些歹徒，所以迈金弟一定要收拾这个眼中钉。

只能怪齐恩亚不幸，无意中触怒了恶霸，说是触怒，其实很

过分，他们从未有过来往，就产生矛盾。可见，迈金弟多么贪婪，

谁要是不讨好他，就要受到制裁。

由于已是黎明，工人已经开始起来干活了，因为早班工人开

工早。这样迈克米多和司凯勒就没有引起那五个人的注意，他们

远远跟在后面，有时能看清对方。五个会员也十分小心。

行凶者走到机房旁停了下来，他们在搜索目标，由于天气十

分冷，他们冻得直发抖。有一个技术工从里面走出来，指挥工人

们干活。

突然，一个模样挺好的年轻人走向矿井，他就是矿长齐恩

亚。他远远看到这边有几个可疑之人，出于职业习惯，他向这边

走过来，他要把几个可疑人物赶走。

齐恩亚有种不祥的感觉，看起来这几个人有目的而来。他自

己劝慰自己，可能是多心了，他便上前问道：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没事就走开，马上就开工了，你们在这

里很碍事，听见了吗？”



对方不但没走，反而一个年轻人走上前来，向他开了一枪，

矿工们听见枪响十分惊奇，他们没想到这个时候会发生暴力事

件。矿长下意识地向后退去，又有一人打了他一枪，正中要害，他

便跌倒在地，那技术工看见这情景，无法容忍，手里拎起一把斧

子向这边冲来，可还没到跟前，就被对方打了两枪，应声倒地。

矿工们看见后蜂拥而来，有两个向他们连续打了几枪，赤手

空拳的矿工们根本不是几个行凶者的对手，并且他们又不能团

结一致，好多人怕死都逃走了，剩下的就更加斗不过这几个惨无

人道的家伙。

这五个行凶者打死两个人后就落荒而逃，杀人真是太容易

了。躲在远处的迈克米多与司凯勒看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

俩为矿长和技工的不幸感到难过，为吸血派的残忍感到可耻。司

凯勒在这以前还没见过这样悲惨的场面，原来杀一个人如此轻

松，他十分恨本会人的毒辣，但又能为力，他长期生活在这种阴

影中。当天晚上，会员们在迈金弟酒店聚会，欢庆胜利，认为他们

又拔掉一个眼中钉，以后他们就可以任意左右矿长与部门了。他

们为他们的凯旋而干杯，这些昏头的家伙，从来没有感到罪恶。

他们在杀死齐恩亚后，没过几天就要去杀一个矿长赫尔司

泊莱科。包特文曾经提过这个人，这人曾经开除了包特文的三

个朋友。这只怪赫尔司不幸运，怪他胆大。赫尔司和蔼可亲，爱护

工人，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一般遭受不测的矿长都是十分正

直的人，不愿奉承坏人，才遇此大难。

干掉赫尔司的任务仍由包特文带领几个弟兄去完成，看来

他干惯了这种勾当，已经非常熟悉，干得利索。他们从来没有失

败过，有时还稍带几个打抱不平的，他们枪法很准，弹无虚发，对

方根本逃不了。

他们以杀人为乐，一段时间不杀人就手痒。有时他们以此来

炫耀自己，好像那是他们生活的基础，除了这个就没有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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